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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组织学习和知识创造的视角,主要讨论企业采取知识流程外包的策略选择问题.针对于知识流程外包中所

存在的两种学习模式,即知识吸收效应和干中学效应,从知识的创造过程出发,凭借成本–收益的经济分析框架对企

业知识流程内部运营和外包决策进行理论建模和比较分析.结论发现: 在知识流程外包中,基于企业协同合作的知

识吸收效应加强了干中学效应,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应该选择知识流程外包来获得所叠加的两种效

应.其次,为了加强知识流程外包的绩效,企业重点是加强自身对知识吸收的能力建设. 最后,为了提高两种学习效

应的效果,企业应该从长期动态的角度去考虑外包决策,而非基于短期的优劣予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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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ganization learning and knowledge creation, the motivations of selection
of knowledge process outsourcing (KPO) strategy are examined. In particular, from the cost-benefit analysis
in Economics framework, the research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 of two learning paths existing in KPO, name-
ly knowledge absorption and learning-by-doing, on internal knowledge process operation vs outsourcing, and
theoretically compares the profits under each scenario. The conclusions indicate that the knowledge absorption
effect stemmed from service collaboration in KPO and learning-by-doing effect amplified by outsourcing, all
things being equal, can bring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knowledge process outsourcing. Also, it shows
owing to both effects, firms are suggested to reinforce absorption capacity in order to improve KPO perfor-
mance. Finally, it suggests that in order to leverage both learning effects, firms should make the KPO decision
from the long-term dynamic perspective instead of short-term lo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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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引引 言言言

本文动机主要来源于知识流程外包实践与Xiao等 [1]的研究.随着信息技术发展对商业模式的影响,主流

非核心业务的外包形式已经扩展到目前高附加值的,核心业务相关的知识流程外包(KPO),以实现运营成

本的降低和服务质量的提高. 根据国家商务部服贸司的统计, 2017年上半年,我国离岸知识流程外包执行金

额就已达到820.3亿元,同比增长17.1%,其增长率远超目前主流的信息技术外包(ITO) (11.0%)和业务流程外

包(BPO)(5.1%).

知识流程外包(knowledge process outsourcing)被定义为: 企业将涉及知识生产和创新的业务活动转移

给第三方企业生产的外包形式, 其知识过程并不一定仅限于高度标准化或编码的业务流程 [2]. 目前关

于KPO的研究正在兴起,大部分文献主要是探索性的研究,例如Currie等 [3], Sen等 [4]利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分

别讨论了KPO在服务业的应用中所遇到的问题,包括外包动机,外包风险,外包挑战等, Mansingh等 [5] 利用

认识论的知识图示描述了KPO中知识的形成,为KPO决策提供参考. 尽管KPO的发展起源于传统的商业流

程外包(BPO),但KPO仍与BPO不同,主要体现在外包动机,外包性质,外包商的要求等 [6]. KPO的主要特点

包括: 知识属性的性质,采用协同合作的方式运作,以及绩效难以测量的特点,与传统的外包实践和外包研

究显著不同 [2, 3],因此KPO实践中的问题并不能直接从原来的研究结论获得.

在外包理论研究中, Xiao等 [1]采用博弈论的方法,通过利用两阶段的过程改进考虑了制造外包中学习

效应对企业外包决策的影响.在供应链领域中,类似考虑学习效应对于企业决策和供应链协调分析的研究,

还包括Tsao等 [7], Khan等 [8],等等. 他们所考虑的学习效应主要都是干中学效应(leaning-by-doing) [9],即生

产成本在生产过程中随着学习曲线逐渐减小. 与传统的外包或供应链相比, KPO还强调了两企业协同合作

的特点. 例如在数据分析中,最终的产出不仅依赖于外包方数据处理的能力,还依赖发包方的积极配合,数

据质量以及之后的数据分析.这意味着,发包方进行KPO,不仅需要考虑是自己运营学习,还是选择外包让

对方学习(即权衡企业本身还是外包商获得干中学效应,正如Xiao等 [1]研究的基本思路),还要考虑外包过程

中能从对方得到多少知识转移(即向他人学习所获得的知识转移). 因此,本文将考虑两种学习模式: 直接来

自于企业本身的工作和间接来源于其他企业 [10]. 前者的主要形式是干中学效应 [9],而后者常指为知识转

移 [11],其关键是企业对于外部知识的吸收能力 [9].

类似于Xiao等 [1],本文主要讨论企业对知识流程外包策略的选择问题.已有文献指出,企业选择KPO策

略的主要原因是“智力套利” [12], Capgemini [13], Sen等 [4],苏秦等 [14] 也指出企业通过选择KPO策略来获取外

部优质的专业知识和技术. 本文将从组织学习的视角,考虑企业选择KPO策略的其他原因,理论上丰富相

关KPO研究,实践上为企业提供策略指导. 针对于以上两种学习效应,本文的研究问题是: 1)在考虑知识的

溢出吸收和企业过去的经验学习时,企业什么时候选择自己生产? 又在什么时候选择外包策略? 2)企业是

否能够通过短期的KPO来获得长期的学习效应?由于主要考虑的是两种学习效应在业务内部处理和KPO中

的影响机理,因此对于这些问题,作者利用了Xiao等 [1], Ding等 [15] 所采用的成本–收益的经济分析框架,对

企业知识流程外包决策问题进行定量理论分析.分析结果指出在KPO过程中两种学习效应能够形成互补关

系,提高外包绩效,这样在不考虑”智力套利”的情况下,企业仍然应该选择外包策略.同时,两阶段的模型分

析指出短期的外包过程并不会为企业带来充分的学习效应,因此企业更应该从长期来进行KPO决策.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基于KPO的主要特点,即知识属性的性质,采用协同合作的方

式运作,以及绩效难以测量的特点,从组织学习和知识创造视角分析知识流程外包的策略选择问题,从而将

现有的外包理论扩展到KPO的背景之下. 第二,区别于Xiao等 [1]以及类似供应链学习效应的研究,本文主

要: 1)包含了两种学习效应而不只是关注干中学效应, 2)基于知识生产和创造的背景,而不是传统的制造背

景. 通过引入企业之间的学习,指出两种学习效应的交互影响下对KPO的策略选择,扩展了相应的外包理论

和学习理论.第三,在知识外包情景下结合两种学习效应,丰富了协同运作的外包研究和包含知识吸收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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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生产等相关研究.协同运作的外包研究,如Roels等 [16]考虑了协同服务的外包合同设计问题,强调不同契

约下两企业的努力分配问题.类似的工作,还有Plambeck等 [17]. 考虑知识吸收效应的知识协同生产的文献,

如Ding等 [15],李纲等 [18]都是根据Stackelberg博弈框架考虑协同知识创造中知识吸收对企业选择领先还是

跟随的决策影响.王娟茹等 [19] 研究的是知识溢出和吸收能力对研发联盟的影响,而范波等 [20]研究是合作

研发中的利益分配. 本文与以上文献不同的是,他们只考虑了其中的知识吸收效应,而本文还增加了知识业

务之间的干中学效应.

2 问问问题题题描描描述述述与与与假假假设设设

假设企业(标号为1)和外包商(标号为2)面临一个协同合作的知识流程业务,如市场分析.本文的模型主

要借鉴了Ding等 [15] 和Samaddar等 [21]对知识投入和产出的构建,同时采用了Xiao等 [1]的两阶段模式来进行

描述. 假设:

1)本文两种学习效应的发生时间是: 知识吸收效应发生在阶段内,而干中学效应发生在阶段间. 这是因

为:在一个知识创造活动中,企业与外包商都能通过对方专业知识的溢出吸收而在这个活动过程中获得收

益;而两企业自我学习的经验一般用于下一次的知识创造过程. 现实中如市场分析业务,通过协同工作,企

业1能够吸收外包商相关的专业市场知识,而外包商能够获得企业1的产品信息和数据,因此两企业都能在

当期从溢出的知识通过吸收获得帮助.对于干中学效应,企业(或外包商)则可以通过上一次的市场分析过程

中数据搜集,归纳分析的活动经验,在下一次的市场分析工作中应用,从而减少知识创造过程的成本.

2)知识努力. 假设两企业的知识生产的努力表示为k1,k2.

3)知识贡献. 按照李纲等 [18],企业对绩效的知识贡献,不仅由企业自身的知识创造努力决定,还来源于

协同企业知识努力的溢出吸收.这样,假设知识贡献ai = ki + rikj, i, j = 1, 2,其中r1, r2分别是两企业的吸

收能力系数. 由于溢出是基于企业协同合作,因此,如果企业之间孤立不合作,则知识贡献等于知识努力. 由

于外包商一般拥有更专业的人力资源和领先的专业技术,因此其有更高的知识吸收能力,即r1 < r2. 同时,

为了保证自身努力是其知识贡献的主效应,则至少有0 6 r1, r2 6 0.5.

4) 知识产出. 针对于两企业的知识贡献a1, a2, 根据Ding等 [15] 和Samaddar等 [21], 有期望绩效函数

为P̂ (a1, a2) = ln(a1a2) = ln a1 + ln a2,其中对知识贡献无关的常数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5)知识成本. 假设两企业初始的边际努力成本相同,都为c. 但是,在第二阶段时,由于之前知识创造的

干中学效应,其边际努力成本变为ci = c−mkj1
i , i = 1, 2, j = 0, 1,其中m为学习效应系数, kj1

i 表示企业i在

第1阶段不采取外包(j = 0)或采取外包(j = 1)时的知识努力. 为了方便分析,假设两企业有相同的学习效

率.为了保证学习效应存在平稳期 [22],假设m 6 c/2kj1
i ,即通过学习,第二期知识努力的边际成本至少不小

于第一期的一半.

6)假设外包企业的保有收益标准化为零,两企业都是风险中立,外包的交易成本为0. 这样,仅仅通过比

较企业1的知识产出(即为整个系统的产出),就能得到外包的决策结果以及两种效应的影响.

3 企企企业业业外外外包包包策策策略略略模模模型型型

本节主要有两个部分,分别讨论两个阶段中企业采用外包或内部生产时的知识产出水平,其结构有图1.

3.1 第第第一一一阶阶阶段段段企企企业业业的的的知知知识识识产产产出出出

这部分主要考虑企业第一阶段三种情况下的知识产出.通过考虑企业选择外包和不外包的情况,探索外

包决策对知识产出的影响:通过比较企业外包时,存在和不存在知识吸收效应的情况,探索吸收效应的影响.

1)当企业不选择外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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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企业1不选择外包, 则所有知识环节将由企业自己完成, 为了和之后分析一致, 知识产出表示

为L01 = ln(k1) + ln(k1) − 2ck1,相当于企业内部员工互相合作,完成所有知识工作.为了最大化该知识产

出,根据一阶条件,最优的知识努力为k01
1 = 1/c,这时最大的知识结果为L01 = −2 ln c− 2. 为了保证这时产

出非负,有0 < c 6 1/e. 可见,该知识产出随着边际成本的减小而提高.

2)当企业选择外包,且不存在知识吸收效应时

如果企业1选择外包但两企业不进行任何协同, 那么外包过程就不存在知识溢出, 这时r1 = r2 = 0.

根据知识产出函数L̂11 = ln(k1 + r1k2) + ln(k2 + r2k1) − c(k1 + k2), 为了最大化知识产出, 基于一阶条

件(k1, k2 > 0),则最优的知识努力为k̂11
1 = k̂11

2 = 1/c,这时知识结果为L̂11 = 2(− ln c − 1) = L01. 可以看

出,当没有知识吸收效应时,两企业的产出相同,总收益等于企业1不选择外包的情况. 注意,这里假设了没

有任何交易溢出和风险溢出的情况下,否则显然有L̂11 < L01.

图 1 模型结构

Fig. 1 The structure of modelling analysis

3)当企业选择外包,且存在知识吸收效应时

如果外包过程存在知识吸收效应,则需要解决以下问题L11 = ln(k1+r1k2)+ln(k2+r2k1)−c(k1+k2).

可得下面结论.

定定定理理理 1 当企业选择外包且存在知识吸收效应时,为了最大化知识产出,两企业最优的知识努力分别

为k11
1 =

1 + r1r2 − 2r1
c(1− r1)(1− r2)

, k11
2 =

1 + r1r2 − 2r2
c(1− r1)(1− r2)

,这时最优的知识产出为 L11 = ln
(1− r1r2)

2

c2(1− r2)(1− r1)
−

2.

证明 根据L11的一阶条件(k1, k2 > 0),当r1 ̸= r2 ̸= 0,得到最优的k11
1 和k11

2 ,代入L11,得到最优的知

识产出水平. 证毕.

4)第一阶段中三种情形的比较

基于定理1,当存在吸收效应时,两企业的最优知识努力和相应的知识产出都发生了变化. 针对于以上

三种情形下他们之间的关系,则有:

定定定理理理 2 当0 < r1 < r2 < 1, 在第一阶段中, 不同情形下最优的知识努力满足 k11
1 > k̂11

1 = k̂11
2 =

k01
1 > k11

2 . 同时,其最优的知识产出满足L11 > L̂11 = L01.

证明 由0 < r1 < r2可以得到知识努力的大小关系;由1− r1r2 > 1− r1 > 1− r2 > 0,则有最优知识

产出的大小关系. 证毕.

根据定理2,知识吸收效应的存在使得企业1付出了相对较高的知识努力,从而获得了超过企业内部处理

时的知识产出,因此企业在第一阶段就应该选择外包策略.但是当不存在知识吸收时,企业提高知识努力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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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招致更大的成本,这样企业的最优努力就维持到较低水平.

由于外包商拥有更高的知识吸收能力, 因此其最优付出的知识努力要低于企业1, 甚至低于不存在吸

收效应的外包情况. 这说明,知识吸收能力系数高的企业会获得更高的知识吸收效应,即使付出的努力较

少,也能获得更大收益.由于吸收能力和企业本身的知识水平相关,因此拥有知识密集型的外包商能够从知

识吸收效应中得到更多红利. 在现实中,一些知识流程外包如法律文书处理业务的外包等,相比外包商,企

业1才是具有更高知识专业水平的一方,即0 < r2 < r1,这时,尽管最优质量努力在定理2中存在差异,但对

于企业1而言,其外包结果仍优于非外包情况.

以上结论提供了选择KPO策略的一个重要动机,即通过利用知识吸收效应,提高企业的知识产出.先前

的文献 [12]指出,知识流程外包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智力套利”来降低企业知识创造成本. 但是在本文中,由

于假定两企业的边际知识努力成本相同,因此排除了两企业因为智力价格不同而产生的知识成本不同.但

是只要企业存在知识吸收效应,无论其孰大孰小,企业都能通过外包获得更多的知识产出.可见,知识吸收

效应,在其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能够为企业选择知识流程外包决策的提供一个重要思路.

3.2 第第第二二二阶阶阶段段段企企企业业业的的的知知知识识识产产产出出出

基于第一阶段中的知识流程业务经验,两企业都能从中获得相应的干中学效应,因此本节考虑在第二次

的知识流程业务中,两企业最优的知识努力和相应的知识产出.这里主要讨论企业两阶段都不选择外包,第

一阶段外包但第二阶段不外包,以及两阶段都外包三种情况,期间都包含了知识吸收效应和干中学效应.至

于第一阶段不外包但第二阶段外包的情况,由于其本质属于初始边际成本不同的第一阶段外包,为了将重

心放在两种学习效应之上,这里将忽略讨论.

1)企业两阶段都不选择外包

企业从始至终都不选择外包, 那么只涉及干中学效应, 由之前的描述, 有c0 = c − mk01
1 . 这时产

出函数为L02 = ln(k1) + ln(k1) − 2c01k1. 为了最大化知识产出, 根据其一阶条件, 则最优的知识努力

为k02
1 = 1/c0 = c/(c2 −m),而相应的知识产出为L02 = 2 ln c− 2 ln(c2 −m)− 2. 可见,干中学效应系数越

大,企业所付出的最优知识努力则越大,最优知识产出也越多.

2)企业第一阶段选择外包,但第二阶段不外包

如果企业之前选择了外包,但是第二阶段将业务带回内部来处理,这时努力的边际成本为c1 = c−mk11
1 ,

可得产出函数L12 = ln(k1)+ln(k1)−2c1k1.那么,企业1最优的知识努力和相应的知识产出有 k12
1 =

1

c1
=

c(1− r1)(1− r2)

c2(1− r1)(1− r2)−m(1 + r1r2 − 2r1)
, L12

1 = 2 ln
c(1− r1)(1− r2)

c2(1− r1)(1− r2)−m(1 + r1r2 − 2r1)
− 2.

3)企业两阶段都选择外包

当企业两次知识流程业务都进行外包时,企业1和外包商2都能获得干中学效应,这时两者的边际努力成

本分别为 c1 = c−mk11
1 和c2 = c−mk11

2 . 这时两企业的最优努力和知识产出,有定理3.

定定定理理理 3 当企业两阶段都选择外包时,为了最大化知识产出,两企业最优的知识努力分别为

k22
1 =

A+Ar1r2 − 2r1
(1−Ar2)(r1 −A)

k12
1 , k22

2 =
1 + r1r2 − 2Ar2
(1−Ar2)(r1 −A)

k12
1 .

这时最优的知识产出为 L22 = ln
(1− r1r2)

2(k12
1 )2

(A− r1)(1−Ar2)
− 2 ,其中

A =
c2(1− r1)(1− r2)−m(1 + r1r2 − 2r2)

c2(1− r1)(1− r2)−m(1 + r1r2 − 2r1)
> 1.

证明 同定理1,其知识产出函数为 L22 = ln(k1 + r1k2) + ln(k2 + r2k1)− c1k1 − c2k2,分别对k1, k2求

一阶条件,求出最优知识努力,代入L22得到相应的知识产出.注意化简时,可利用之前的k12
1 . 为了保证努力

和产出为正,则至少需要A > 0. 由于0 < r1 < r2,因此当m足够小时,就能实现A > 1. 证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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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二阶段中三种情形的比较

类似于第一阶段的分析,有以下定理来比较各个知识努力和知识产出的大小.

定定定理理理 4 当0 < r1 < r2 < 1时,在第二阶段,各种情形的最优知识努力满足k02
1 < k12

1 < k22
1 且k22

2 <

k22
1 ;同时其最优知识产出有L22 > L12 > L02 > L01.

证明 首先需要证明c1 < c0 < c2,那么有k02
1 < k12

1 , L01 < L02 < L12. 由A > 1,可以得到k12
1 < k22

1 ,

k22
2 < k22

1 和L22 > L12. 证毕.

根据定理4,有以下三个结论.首先,对于知识产出的比较, L02 > L01 指出企业都不外包时,第二阶段的

产出大于第一阶段的,其主要收益来源于干中学效应,即通过第一阶段内部处理所获得相关流程经验,在第

二次的流程工作中应用,扩大业务产出.此外, L12 > L02说明如果企业第一阶段采取外包,第二阶段中显示

的干中学效应则会加强. 根据之前的结论,外包由于知识吸收效应带来额外的知识努力和产出,从而企业提

供更多的学习机会. 这种学习机会在第二阶段中,通过干中学效应进行放大,保证了企业即使第二阶段内部

处理,也能从之前的知识流程外包活动中获益.同理,如果企业在第二阶段中继续选择KPO,那么两企业的

干中学效应和第二次的知识吸收效应都会体现,从而保证了L22 > L12.

其次,随着外包次数的增多,企业1所付出的最优努力也在增加. 这说明,知识流程外包为企业带来了更

多知识努力的机会,提供了更多知识创造的空间,而这种空间事实上就是知识吸收效应的价值共创,以及之

后两种效应的正向加强. 具体而言,当知识流程在企业内部处理时,由于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影响,企业

只能维持在较低水平. 但是,在引入外包之后,根据之前的结论,企业由于知识溢出吸收,最优知识努力得到

了提高. 这样的机会随着过渡阶段干中学效应的扩大,从而使得第二阶段即使不外包,也能获得更高的知识

产出.总之,当其他条件相等时,企业总是能够通过知识流程外包协同合作,通过不断学习得到更好的知识

结果.

针对于外包选择策略的分析,这里从长期和动态的角度强调,由于存在知识吸收效应和干中学效应的正

向叠加,企业应长期选择KPO策略.在长期的业务工作中,企业能获得一定的干中学效应,并通过外包过程

中的协同合作和知识吸收,扩大这种学习效应,从而提高最后的外包产出.先前理论 [23] 指出企业选择外包,

就会将这种学习的机会转移出去,长期则会产生较多的不利影响.不过,从前文的分析中,两种效应并非对

立,而是彼此积极统一,共同促进知识的创造和产出.

4 算算算例例例分分分析析析

基于一般经济分析的框架,本节将通过具体的算例来考虑不同环境参数下企业KPO的策略选择,以更好

的理解前文已证明的结论.首先考虑知识吸收能力系数,干中学效应系数,努力边际成本对各情形下知识产

出的影响.然后针对于两种学习效应讨论其对企业KPO产出的影响.

1)各环境参数对企业知识产出的影响

对于各环境参数对知识产出的影响, 主要考虑第二阶段的KPO. 对于初始边际成本, 令r1 = 0.05,

r2 = 0.25, m = 0.01,得到图2. 根据图2,随着边际成本的增大,各个条件下的业务收益都会降低. 同时,对

于任意边际成本,随着外包次数的增加,最后阶段的产出也越来越大,即两阶段都外包优于只外包一个阶段,

而外包一个阶段又优于不外包情况. 注意,当c过小时,会导致结果无解;而当c过大时(即大于1/e),则会导致

产出为负.

对于干中学系数的影响,令r1 = 0.05, r2 = 0.25, c = 0.2,得到图3. 类似地,随着m的增大,三种情形下

的知识产出都会增大,其中两阶段都选择外包的产出增长得更加迅速.由于KPO能够扩大企业干中学效应,

因此随着干中学系数的增强,两阶段都外包时的产出将获得更大的收益.

最后,关于知识吸收能力系数,这里考虑外包商的吸收变化,令r1 = 0.1, c = 0.2, m = 0.01得到图4.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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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于L02与r2 无关,因此其呈一条水平直线.在正常情况下,两阶段都外包仍然是企

业最优的选择.注意,当r1 > r2时,企业第一阶段外包而第二阶段不外包对于企业知识创造是有害的. 通过

外包,企业将减少自身学习的机会,其收益甚至低于长期选择内部处理的情况. 不过,当企业第二阶段选择

继续外包时,知识产出将大大提高,这是因为前期对外包商的业务培养. 可见, KPO本身并不是一个短期的

行为决策. 为了实现更好的知识产出,企业必须从长期动态的角度考虑KPO策略.

图 2 边际成本对第二阶段知识产出的影响

Fig. 2 Effect of marginal cost on 2nd-stage knowledge output

图 3 干中学系数对第二阶段知识产出的影响

Fig. 3 Effect of learning-by-doing parameter on 2nd-stage knowledge

output

2)两种学习效应对企业KPO产出的影响

如果以两阶段作为单位时间,那么当企业从最初的不选择KPO到两阶段都选择KPO,其知识产出获得了

显著的改变.本节将考虑这些改变的基本来源.

利润提升的来源主要有: 企业第一阶段的吸收效应=(L11 − L01)/L22, 第二阶段的吸收效应=(L22 −
L12)/L22, 吸收后的干中学效应=(L12 − L11)/L22, 非外包下的干中学效应=(L02 − L01)/L22. 另外, 由于

排除了外包过程中其他影响, 可知KPO的收益将全部来自于组织学习, 因此定义企业KPO的学习总效

应=(L22 − L01)/L22,其中L01为两种学习效应都不存在时第二阶段外包的知识产出.由于企业不选择KPO,

则只存在企业1本身的干中学效应,因此KPO的最终增长效果=学习总效应–非外包下的干中学效应.

令r1 = 0.05, r2 = 0.25, m = 0.01得到图5.

图 4 知识溢出系数对第二阶段知识产出的影响

Fig. 4 Effect of knowledge-absorption parameter on 2nd-stage

knowledge output

图 5 边际成本对学习效应的影响

Fig. 5 Effect of marginal cost on learn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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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学习总效应对于单位成本,呈现一U形,其主要是因为边际成本的增加会降低干中学效应,提高知

识吸收效应.当单位成本较低时,由过去经验学习所带来的边际作用将更大,从而使得收益提高. 相反,在单

位成本很高时,由定理1和定理3可知,其最优努力和对应的知识产出都会显著减少,这样相应的干中学效应

也随之降低;不过,由于知识吸收效应主要来源于额外努力所带来的产出,那么更高的成本则会导致学习效

应往知识吸收方向偏移,最终出现U形的变化. 注意,以上所指的效应都是比率概念,即学习对于最终知识

产出的相对比例,因此才出现了图5的结论.实际上初始边际成本与最终外包知识产出负相关(图2所示).

5 结结结束束束语语语

本文从组织学习和知识创造的视角,讨论了在两种学习效应下,企业知识流程外包的策略选择.结论指

出,知识流程外包中企业协同合作的知识吸收效应,以及通过外包所加强的干中学效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

情况下,保证了企业外包知识流程的收益优于其内部生产. 这说明,在不考虑“智力套利”的情况下,由于两

种学习效应的影响,企业仍然应该选择外包策略.同时指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KPO相对于不外包,

其收益主要来自于业务协同合作产生的知识吸收效应.尽管企业KPO之后,会导致自身干中学学习降低,但

是由于吸收效应的补充,仍能保证KPO的收益.在一般情况下,任何学习效应的提升都能加强企业选择外包

的决策,提升最终的知识产出,但是当高技术性企业向低技术性企业进行外包时,短期的外包结果反而低于

企业内部处理. 由此可见,知识流程外包在一定程度上属于一个长期决策行为.因此,企业不应该从短期的

优劣来决定外包的决策,而需要从知识创造和学习长期动态的角度进行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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